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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朱增泉的 《中国船》《生命穿越
死亡》《忧郁的科尔沁草原》 三部诗集，
又是煌煌大著赫赫卓然。其实，诗人“精
鹜八极，心游万仞”，“吟咏之间，吐纳珠
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焉
能有严格的题材界定？如此分类大约只是
以三种不同色调的艺术板块来构筑他的庄
严而又五彩缤纷的诗歌殿堂。

如果说李瑛是新中国军旅诗的奠基
者，那朱增泉则是 20世纪 90年代我国军
旅诗的优秀代表，他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
审美个性，跃然于我国诗坛。当年我便发
现他在南疆战场上诞生的诗篇，超离于以
往军旅诗的定势，不仅在英雄主义赞歌中
含融着深邃的爱国情愫，而且具有广阔的
思想天地和强烈的人文精神。我曾用三句
话概括他早期的作品：在血与火光里分娩
灵魂的辉煌；以开拓精神投入人类耕耘历
史的纵队；从心灵深处向天际和人间放射
灿烂的星群。《生命穿越死亡》 中的许多
诗篇，《猫耳洞人》《战争和我的两个女
儿》《我案头，站立一尊秦兵俑》《迷彩
服》《南方烈士印象》《头颅，圆的外壳和
方的思想》《钢盔，启迪我破译圆的哲
理》《红的火光，黑的轰响》 等等，这些
英雄浩歌，凸现了兵的形象“就是一句不
朽的格言/兵/应当代表自己的民族/永恒
的站立”。倘无英雄气宇，焉识英雄本质。

两年之后他的新作集萃《地球是一只
泪眼》出版，这部带有浓郁悲悯情怀的诗
集，其思想视野、哲理意蕴和文化内涵都
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军旅诗，而且在更深
的诗学本质上体现出时代精神、文化源流
和人类意识，因而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
奖。随着他诗歌艺术的日臻成熟，便以英
雄气质、历史感悟和人类意识为诗歌之

魂，烛照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在朱增泉的心中，黄河冰凌能
化成雄壮的军威：“那是一辆辆战车相碰相撞的声响/那是一
队队辎重车轮陷进冰窟的声响/千军万马，刀枪剑戟，相劈
相杀，昏天黑地/战马嘶鸣，疾驰如泻/溃逃者人仰马翻，兵
败如水/追击者前赴后继，势不可当/黄河冰凌/，兵也”
（《黄河冰凌如过兵》）。何止是大气磅礴，惟有精神力量
与军人魂骨相融，方有如此神来之笔。他的许多描绘边塞风
情的诗，写得浑阔而苍凉，孤独而悲壮：“这是纵马驰骋的
原野/史册早已发黄/天穹仍有隐约回声/蹄声急促而密集/面
对荒原我想起厮杀，怀念英雄”（《荒原》）。在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的边缘，遥想当年“亲征的天子都在返京途中/而战
亡将士之魂却至今游走荒漠/魂兮归去/归乡何处/相随黄尘
已久，安魂莫过于此矣/不归了/不归了”（《边陲》）。壮士
血与英雄泪化为大漠孤烟，悲剧的悲哀性与崇高感具有恒久
的震撼力。

我曾以《将军本色是诗人》为题阐释朱增泉早期诗歌的
审美特征，其实，惟有忧患意识、悲悯之情、博爱之心，方
能与天地心脉相通，与万物魂魄相融，方能寻求主观与客观
的和谐，在限制中释放自由的光彩。《冬季，我思念天下士
兵》感慨于士兵们“自己在别国土地上射出的子弹/却在本
国/在家里，在梦里/时时听到凄厉回声”，愤懑于“人类在
战争与和平的魔圈中回旋”。走出战争烟云，他思想的骏马
又在历史的天空驰骋，面对《巴黎公社墙》他想到“起义者
的血/染红了塞纳河/已随悠悠岁月流逝”，流逝的何止是鲜
血，流逝的还有记忆，这是规律也是时间和空间、暂时与永
恒、主观与客观永存的奥义。而“垒起一道墙/必然挖出一
道沟/推到一道墙/却未必能填平这道沟”。人类何时能走出
垒起墙又推倒墙循环往复的怪圈？这与其说是政治课题莫如
说是哲学的未解之谜。还有《莫斯科红场的黄昏》《昂纳克
走向法庭》《与叶夫图申科对话》，都以意象的模糊性和题旨
的多意性，拓展了诗意空间，让人重新思考历史真伪，重新
思考人类命运。

在这三部诗集中，我尤喜爱《忧郁的科尔沁草原》，那些
精湛的短章，更有生命意识、更有文化内涵、更显诗人才情、更
能体现诗性本真。如视头颅为《生命高原》：每次理发“看头顶，
我生命之巅那片绵密丛莽/湿漉漉乱纷纷黑森森枝枝杈杈直
指青天/上方有悬空之手，剪子如两剑相交/铮铮剪杀丛莽梢
尖，断发如霜雪纷纷/是严防我灵魂植被中有哪一根细发/会
怒长成参天大树，或堕落成千丈藤蔓吗？”读之惊魂摄魄。许多
域外诗章都表现出各族人民对和睦生存与幸福生活的向往，
他看到《达莱淖尔的天鹅》“在天堂之湖展现天性之美/起飞，
降落，随意浮游/红冠点点，往来交错”，秋天“天鹅最美，人也
自在”，这是多么安恬和谐之境。

由英雄泪、诗人情和中国梦组成了朱增泉的诗歌谱系，
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心灵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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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朱增泉将军的三部诗集，感到确有一些
令人动容之作，让我为当代军旅诗有了新的收获
而庆幸。

说起军旅诗，恐怕要从我们的国歌和军歌谈
起，战争年代，与祖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血肉相
连的军旅诗，曾留下诸多令人热血沸腾，凝聚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意志的辉煌篇章。然而，随着战
场上的硝烟散尽，和平年代的军旅诗再没有那种
血肉横飞、战马的蹄窝照着汪汪血水的语境，再
没有《肉搏》《把枪给我吧》这样动人心魄的作品，
军旅诗似已逐渐软化，缺失了刚性与英雄意识，
似已辉煌难再。军旅诗在南方边境战争中，又有
了新的变化。战争的酷烈，生与死的较量，喷洒的
热血，冲天的豪气，比钢铁更为坚强的意志，再度
成为诗之主题。当生命穿越死亡，军人的诗笔再
度为壮美的生命雕像，当代的军旅诗又以血写的
真实与切身的体验进入一种惊心动魄、血泪交
融、撕心裂肺的境界。而朱增泉也正是在亲历这
场局部战争中，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或许，正是
这样的战争语境、生死离别，以及数十年的军旅
生涯，使他的诗有着浸血的根基，有了他自己所
说的兵味、硝烟味和人情味，写出了独树一帜的
当代军旅诗作，使中国当代的军旅诗有了刚毅的
质量和血性。

朱增泉诗的首要特征，是其士兵本色与将军
气度的统一。他是一步一步从列兵走到中将的军
人，军人的气质、性格、天职、责任、军容，独有的
生存方式，已深入骨髓；而将军独有的气度、胆
识、阔大的胸襟、对战争亲历的生命体验、更高层
次的理解和洞悟，使他的诗既有真切的部队生活
实感，又有大的格局；既有人们熟知、却自出新意
的鲜明意象，又有逼人的气势，进入崇高且充满
人性的境界。

在朱增泉的笔下，军人的日常生活，一些微小
的事物，都被赋予了重要意义。他写《哨位》——

“当过兵的人/迈出的步伐何以气宇轩昂/功底全
在学会了站立/哨位是一句永恒的箴言：站直啰！”

这是没当过兵的人难以体会的感受。在他的眼里，
背包带“是老兵们的敏感神经”；而即将退伍《交
岗》的老兵，“冰冷的枪管已被握得发烫/枪的脉搏
在手心里噗噗地跳”、“离他而去时/这支枪也会难
受的”，连枪都有了生命的情感。而诗人在《享受和
平》中发现，“晨练的老人动作舒缓/他手中那柄长
剑已失去了兵器的属性”，而“打过仗的人/就像混
凝土中的石子和钢筋/注定要由他们/充当人群中
的坚硬成分”。这是先由器识而后文艺，不是外在
的描摹，而是有了体察和感悟之后，与心灵融为一
体的诗的发现和新颖的表达。

自然，作为将军，他的目光不仅盯在连队或
一场局部战争，面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整个世
界的风云变幻，在他看似随意的书写中，以独有
的诗性意义的表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写

《美庐》，在貌似轻松的散步语境里，面对傍晚的
江山，蒋介石的手杖每一次触地，都叩响一个杀
机，而艰涩的笑、走神和宋美龄眼中吃惊的细节
描绘，其背后却是一个王朝即将崩溃的背景，于
貌似轻松中含着紧张，浅显里蕴藏着深意，“更难
测/自己的纤纤玉臂，能否挽住一座将倒的江山/
他俩那次离开了美庐/再没有回来”。这是朱增泉
最好的诗，真正的举重若轻，看似平淡却内涵丰
厚，而“再也没有回来”这样的结句，言外之意多
多，是真正以少许胜多许的作品。而在《飞越地中
海》一诗中，诗人在美丽与平静中，却想到走上绞
架的墨索里尼，“地中海的水很深/一旦起风/立
刻会波涛汹涌……”这样的题材和作品，大抵是
当下的军旅诗人难以寻出诗意，常常避开或说不
出来的话，只有胸襟开阔、对战争有深入通透的

理解、胸怀全局又具有轻松随意的诗意的艺术表
达者才能写得出来，因为气度与胸襟是学不来
的。

朱增泉写在老山前线的作品，最动人的是那
些饱含人性与爱的篇章。一位羞怯的战士在夜里
去寻相思树，却被地雷炸断了一条腿，被弄进洞
来，松开紧握的手说，“我采到了一粒相思豆！”

“一粒包裹在皮里的相思豆/青皮上粘有血/大伙
跟他一起笑了起来/全都满脸是泪……”情感复
杂而又动人。而《妻子给他邮来一声啼哭》，写的
是一位老兵的妻子分娩后，将婴儿的啼哭声录成
磁带寄往前线，“这无比稚嫩的啼哭，哭得他/如
醉/如痴/止不住地往下淌眼泪……”这只有在战
争中才会发生的事件，本身就充满了诗性意义，
在死亡和新生之间，那稚嫩的啼哭对人心里的震
撼比任何炮弹的爆炸都更加强烈，更有心灵的穿
透力。而这种人性的呼唤，在《苏军撤过阿姆河》
一诗中，表达得格外强烈。当格罗莫夫中将宣布：

“我的背后已经没有一个苏联士兵，/按照日内瓦
协议完成了全部撤军。”然而无数苏军的母亲不
信：“不！格罗莫夫，你见到了儿子，/我的儿子还
在那边，你在骗人！”是啊，“假如儿子仰起脸来问
你：‘在那边，/你打死的都是儿子还是父亲？’/格
罗莫夫将军，你又是什么心情？”应当说，诗既充
满了人性的悲悯，对整个人类之爱，又是深刻的
超越争斗的诘问。

在朱增泉的几部长诗中，既有诗的素质，又
有犀利亦给人启迪的作品，应当是《火光·血·分
娩灵魂的辉煌》和《冬季，我思念天下的士兵》。如
果说，他下大工夫写下的《国风》《前夜》，由于以

理性、概念作为写作的动因，读来并不见佳，但上
述两首诗作却是诗人进入了一种介乎寻常的创
造状态的结晶。一般说来，重意象与境界的生成，
但诗如果没有哲学的内在支撑，没有对事物深入
的理解与洞悟，便是没有骨头的作品。最好的诗
应当是感性和理性都抵达极致、水乳交融之作，
而朱增泉的这两首长诗，已逼近这种状态。那火
光是红的，轰响却是黑的，当担架托起生命的一
片薄云，他感受到“一群生命的热汗蒸着我的血
腥/湿雾的盖尸布已从脚尖撩至我的睫毛”；那种
双层感觉：“我双脚飘飞在红的云里/我身躯颠簸
在黑的海上/我起伏在托起生命的一片薄云/我
沉浮在生命之海的浪涛……”这是只有亲历了血
与火的战争才能有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而经历了
生与死的酷烈的战争，使灵魂得以再生，诗人则
感悟出——“腿的羁绊是思想/思想的羁绊是
腿”，继而写出了“双腿远行去了/我用思想走路”
这样的名句。而《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一诗，则
是以理性的思考见长的作品。其实，诗不必过于
忌讳理性的渗透，只要不是图解概念，只说些尽
人皆知的流行思想，而是能给人以启迪的真知灼
见，是对事物深入的理解和智慧的表达，同样可
以成为名作。这首诗足见诗人阔大的胸襟，其超
越了不同阵营以及敌对，关切的是天下所有的士
兵，看得出将军不同凡响的气度。诗中对战争与
和平的理解和感悟，深刻并有自己的识见。是啊，

“那些不同国籍的士兵们/都在同一个冬天里感
受寒冷/在寒冷里共同发现/有样东西已经永远
丢失在异乡”。而“战争是搏击，为了杀死对手/和
平是奔走，为了自己生存”，这样的感悟，已直抵
事物的本质。继而，诗人又提出自己的疑问——

“究竟是因为有了战争，人类/才分化出士兵/还
是因为有了士兵/才导致/连绵战争？”这相互勾
连的问号发人深省。但“战争唯独不能以‘杀戮’
做旗号/战争最响亮的口号是‘和平’”，“至于战
争最直接的后果，只有士兵/感受最深……”是对
战争与和平透彻、深入的理解。而“士兵是最容易

受人崇敬的人/士兵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人”，这
两句诗蕴含了诸多的内涵，言尽而意未绝。这样
的诗，不是用诗的方式去说明什么、印证什么，而
是植根于现实的真切的感受和洞悟，是能入脑入
心的文字。

在写战争的作品中，《巴尔干的枪声》亦是一
首出色之作。当一把古老的提琴，于爆炸中琴腹
发出一声炸裂的呻吟，“几根炸断的琴弦/在腾起
的尘土硝烟里/悠悠颤动/哦！巴尔干的神经/在
震颤……”将一把提琴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是需
要诗人的慧眼与发现的，美好事物的毁灭，让琴
弦连着心弦与神经，更增加了人们对战争的痛
恨。而“拉琴的手/为何又一次被操炮的手/炸
断？”这样的设问，是比说出结论更为尖锐而有力
的表达。

在朱增泉的其他一些短章中，亦不乏好诗。
人们不难发现，他经常以军人的眼睛去看这博大
而繁杂的世界，因而其诗有了独有的特色。他在

《夜读》时，感觉“书籍如列队的兵甲/在四周排排
肃立”，他观《云冈石窟》，发现“五万多尊佛像/最
终未能守住北魏打出的半壁江山/这些佛像们也
太大意了/居然没有一位带枪”；他写《锅盔》，也
认为“锅”是和平，“盔”是战争，“吃饭与战争这两
件大事/是有联系的”；他写《鳄鱼的悲哀》，亦为

“铁甲在身/却丢失了兵器/从此无颜站立”，靠
“偷袭为生/勇猛堕落为凶残”；在将军的笔下，甚
至桦树林都是披金甲的武士；秦始皇不仅坑儒，
也“坑兵”，但他看到的仍是“军魂不死”；而面对
黄河冰凌，他看到的却是“黄河冰凌，兵也……”

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出，朱增泉是多以军人
的身份与视角进入诗之创造的，一位局部战争的
亲历者，一位将军，以其宽阔的胸襟与包容天下的
气度，以诗人的敏感和悟性，以及诗性意义的追
索，写出了动人心魄的作品，以壮美生命的雕像与
军人的情怀，为中国当代军旅诗注入了新的内涵，
成为重要的收获，他的一些优秀之作，已抵达一种
颇高的境界，为当代军旅诗竖起一座新的丰碑。

壮美的生命与军人情怀
□韩作荣

谈朱增泉诗歌的两个意象
□李小雨

“我的武器是诗歌、思想和情感/向世界发射希冀、忧虑和
爱憎/纸笔狼藉，不是撤退迹象/我活着，这书桌就不该是一座
荒坟”（《书桌》）。朱增泉将军把他 20多年来的诗歌结集三卷
出版，是向世界发出的诗的宣言和思想的子弹，也是鲜花遍
撒。其中，他的军旅诗卷《生命穿越死亡》，写尽南疆北国、战火
硝烟、英雄士兵，任诗句在生命与死亡的铁丝网间无畏穿行；
政治抒情诗卷《中国船》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纵览天下，指
点江山，沉郁悲壮，胸中拥抱一颗小小的地球；抒情短诗卷《忧
郁的科尔沁草原》神游八方、心存高远、锦绣斑斓，是含泪的笑
和爱的抒情。这三部诗集从内容和形式上互为补充又完整统
一，凸显出一位当代中国军人的熠熠风采、一段 20世纪后期
中国诗人的心路历程、一个肩上落着鸽子的普通中国公民的
精神雕像。

朱增泉的诗是滚烫的，字里行间跃动着一颗赤子之心，读
后，“火焰”的意象如一场风暴席卷而过，那是战火的燃烧，感情
之火的灼烫，生命之火的顽强。火焰照亮人心。朱增泉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少数亲历过生死战场的诗人，他极大地突破和发展了
军旅诗的内涵和外延：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诗中如此真切地还原
战争，那是惊心动魄的战场实景和直面生死的心灵战栗，在硝
烟弥漫或熊熊烈火之中，他使我们重新认识了真正的军人。

从闷热潮湿、残酷危险、溅起血与肉的生命的极限，士兵
的灵魂在血光中分娩，如同一句诗行的诞生，经受了痛苦、断
裂和死亡的降临。亲历的，也必是刻骨铭心的，充满着传神的
细节：裸居四壁渗水的猫耳洞，双腿炸没了就用思想远行，伤
口生疼地浸在水里，两行浑浊的热泪冲刷着军帽下的泥汗、胡
楂……大量原生态的细节突出了战斗的真实性，诗歌就是诗
人写出他所能的惟一。你没有经过战斗，就看不到“丛林里卷
过一个个生与死的漩涡”。那一刻如果不写出诗神赐予的漩涡

及它的深度和吞噬力，一个诗人就是不存在的。
在生命有可能随时结束的瞬间，诗人永远站在生命的高

地，那火焰的内涵是丰富的：他格外珍视那阵地上突然走来的
一群毛茸茸的小鸡，那坑道口残留的一棵相思树，那录音带里
传来的婴儿的哭声，他说：“是战争分娩了我的灵魂”，那火焰
的红色是一次次血光照耀的盛典，是死亡的炼狱更是生命的
律动，请看：“猫耳洞四壁红土/这分娩我最终也将埋葬我的/
红土层/壁上有红色浆液漫下/地面如浩瀚红海在滞涩地汹
涌/我看见我的一双脚/——我的生命之根/踩在黏稠的红土
里/——是血，我想，猫耳洞/是长在地球浅腹部的胎盘/我正
在胎盘中受孕/胎盘壁充血了，哦——血/母体孕我之血啊”，

“我飘……巅……追……那片……火……光/一片日出的旭
光/红得这般辉煌/白雾弥漫的地平线，远方/许多染血的手
指，时隐时现/啊，一轮太阳/已经升上半空，在我的右前方/太
阳变成一只瓶子/灌满一瓶紫红的血浆/那根连着我躯体，在
滴血的/是我的脐带吗？/我降生在这血红的盛典/那是灵魂的
分娩/我之魂，在血光里/母亲呼唤着我/生的庆典和死的祭奠
交相辉映成/一片血光照耀的辉煌”（《猫耳洞奇想》）。红色是
战火，是烈士的血流，更是又一轮崭新的日出。在死亡中歌唱
新生，正是作者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坚信，因为流淌的士兵的
血，是父母的血又是民族之血脉，他在处女作中面对中华民族
的血脉曾唱出过：“我踏着山脊，去约会死神……”他反复咏叹
山脉是自己的父亲，是精神的灵动者，是民族血脉的象征。大
山波涛汹涌般地起伏、横亘、盘旋、冲锋、站立、背驮、燃烧。诗
人抓紧了这个气象万千又凝重磅礴的意象，一下子就打开诗
歌之门，发出一声火焰的巨响。

真是“人，可以死/山，必须活”！诗歌的行列因此就树立了
起来，就万马站立扬蹄，咴咴嘶鸣，此正彰显出一种英雄主义
的气度和正义的力量。没有诗人的战争是嗜血的，诞生诗人的
战争才能让那火焰的鲜红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底。

朱增泉诗中另一个经典意象是“泪水”，没有泪水的眼睛
不是真实的眼睛。他的泪水意象可分为三层含义：士兵的眼
泪，为退伍的班长流，为一支老枪流，为一粒青皮里的相思豆
流，在阵地上听到“录音带上儿子的哭声，眼泪打湿了他的胡
楂”，这是带着火药味儿的、疼痛的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的
泪。另一层含义是诗人代替天下母亲所流的泪水，那异国他乡
苦等从战场返回的儿子的母亲：“河水在冰缝间嘤嘤哭泣/在
哭泣中苦涩地欢笑/笑不成声/又哭泣……”这时，他的哭声是
为一场不明原因的战争、一个普通公民为国家作出无谓牺牲
的历史事件悲哭，是冰冷的、绝望的泪水，爱而不能的泪水。而

第三层含意，即朱增泉的代表作《地球是一只泪眼》中，把地球
放在“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之中，质问：“何时能哭干/这么多
苦涩的海水？”因为这世界的不公平、非正义太多了，这不由得
让人想起艾青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诗《海水》：“海水是咸的/
泪水也是咸的/总有一天，海水和泪水/都会变成甜的”。这是
50年前诗人的向往，如今50年过去了，地球仍浸泡在苦涩的
泪水里，战争有增无减，恐怖主义袭击、掠夺、压迫、奴役、强
权、贫困、饥饿……更有种种对所谓文明引入的未来战争的忧
虑（激光、核弹、化学武器、病毒、网络……），所有这些阴影都
化为一滴泪，一滴为世界而流下的缓缓的泪水：“沉重历史是
我带血的胞衣/历史很痛苦，我很痛苦/夜间不断有哭声传
来”，这是泪水的第三层含义，是为生命的悲悯、为人类未来的
焦虑所流下的超越国界的泪水，一滴泪水，便能穿透历史，照
耀未来。

在宏观的大视野下审视自我，诗人写下了多种这样“泪”
的形象：“长城是睫毛/黄河是泪腺/中国睁大一只巨眼/仰望
长空/泪灌东海/望得断南飞雁望不断悠悠遗恨/流得尽苦难
风流流不尽壮士热血/今夜/我俯伏在这片热土上触摸历史血
脉/啊！哪里是你星空下的告白”（《星空》）？在浩浩荡荡的历史
面前，诗人是怀有历史眼光的在大道上奔跑的追日族。日落西
山，但光明自在，星空自在，日星交替上升。“太阳熄灭了，至少
它在今夜/是暂时地熄灭了”。这样的语句轻轻地写出来，在具
体时间就会拥有雷霆般的力量。泪流淌着，倒灌东海，这是中
国泪的悲壮，中国军人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这些诗中，意象密集，时空交融，岁月如河也如铁水奔流。
“发烫的枪管，民族的跃动/和呐喊啊”，20 世纪是那样驳杂、
丰富、前后矛盾，像一头巨兽令人难以置信，也成为历史学家
和诗人情感的源泉：“我/一名军人兼半个诗人/站立在世纪的
暮色中等待曙色/用枪管和诗心/回首/眺望”。

战争与和平在这个世纪，都有着各自非凡的表演，就像绝
对理想和绝对世俗，都想编好自己要编的故事。诗人明白“鸽
子不敢飞上蓝天/是因为空中有鹰隼盘旋/有人喂养鸽子/就
必定会有另一些人喂养鹰”。

穿越历史和现实的隧道，面对这庞杂而又迅猛多变、使人
应接不暇的世界，诗人坚守着人格的崇高和对生命的热爱。他
思索，他把对文明的反思、质疑、对历史的批判、问询，都交织
在硝烟弥漫的历史时空之中，他的诗因此呈现出了强烈的批
判意识和极其复杂的厚重感情：豪迈而痛苦、高亢却低沉、辉
煌与沉滞、微笑与忧虑，信心与悲哀，这就是诗中火焰与泪水
交融的全部含义。

有一种说法，一个军人若没有上过战场、经受战火的洗
礼，那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但如果一个军人上过战
场，经受了战场的考验，并且载誉而归，但对自己所参与的战
事活动没有任何的反思过滤，那么他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军
人呢？我看也不能算是。毫无疑问，朱增泉是突破了这二者的，
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这和他的军衔无关。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边境作战中，他在前线开始写诗，最初
的一些作品，都取材于战场见闻，往往有“这是发生在我们参战
部队的一个真实故事”之类的题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从
生命的陨落到宇宙的能量转换，子弹、枪管和烈士的遗骸让他
的诗思扶摇万里、纵横驰骋。他由自己所经历的战事，感知到人
类命运的曲折、世界历史的迷途；他以军人式的直爽不断地发
问，不停地探究。探究纷争不已的利益集团及力量形式，探究自
己的内心波涛和灵魂激荡，探究生与死的迷雾。而从他后来所
展示出来的诗歌形态看，则表现为一种对政治主题的坦率，对
政治抒情诗写作的从容驾驭。这一点，我以为最值得称道。

《黑色的辉煌》是诗人对阵亡烈士们“去处”的诗意的安
顿，不是什么家国归属之类的命题，也不是眷恋人间幸福的挽
歌，而是对重新融入宇宙秩序的生命的目送。这是我读到的军
旅诗歌中，对牺牲的最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从能量转换的角
度，从变动不居的眼光看，那些人只是离开了，“他们超重的质
量”仍在漆黑的宇宙中飞翔着，他们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
关于远征，朱增泉也没有因袭悲伤和离乱的古老格式：“远征
必死吗？/那么/就让我们进行必死的远征吧/没有风浪的远
航/是乏味的”（《南方烈士山印象》）。既已披挂上阵，那就应该

邀请风浪伴随，平淡无味的远航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平庸的生
活不值得去过一样。

中国新诗自摆脱格律束缚以后，就一直被自己的体制问
题所困扰着，语言和修辞的焦虑往往压倒了抒情言志的属性，
陷于“样式”崇拜中的现代汉语诗歌歧路不断。特别是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中，奇怪地被锲入了一种反政治、反
体制的思维定势，诗人们长于冷嘲热讽、拐弯抹角或旁敲侧
击，再就是强烈的愤世嫉俗。对存在的感知演化成了对生存的
不满；对生命意识的探查，蜕变为对社会病态的追究。气急败
坏的言说腔调和以“抗议”为姿态的坎坷句式，占据着中国诗
歌的半壁江山。

所以，当我看到朱增泉三卷本诗歌集中的大部分诗作时，
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诗意生成中的自然纯真。也就是说，无论
他的战场经历还是他对社会变革的慎察，无论在不同国土、地
域的幽思，还是在历史文化中的潜泳，朱增泉都始终保持了某
种军人式的磊落和坦率。这种磊落和坦率，不仅表现在思想情
感的认同及价值取向方面，而且也表现为艺术观照、抒情中的
一种正面心态。尤其是当他的笔触涉入中国的政治生活、革命
历史这些领域时，我们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回避——三
卷中有一卷即为“朱增泉政治抒情诗”。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举一个例子，当他作为前线指挥员时，他的诗人身份就不会是
一个简单的反战者；同样，当他置身现行社会结构中的某一特
殊地位时，同样也不会以现实的简单批判者自居，他并没有割
裂自己的生活立场和艺术立场，所以也就不会在作品中呈现
出矛盾或分裂的人格。

所以，在朱增泉笔下，历史人物、核裁军、石油战争、太空
竞赛，可以入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曲
折，社会主义事业的潮起潮落，冷战与东西方政治的较量，也
可以入诗。朱增泉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民族、国家的身影，更感
受到了人类在本能、理性、信念、意志和激情交互作用下的浑
厚乐章。想来，这个阔大而自由的领域是恰好被那些自以为文
学应该远离政治的诗人们放弃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

“9·11”恐怖袭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从中国的改革开放、
思想解放，到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朱增泉的诗思无处不在。

政治抒情诗当然需要有政治立场，这一点，朱增泉从不隐
晦。对政治领袖的赞赏，对祖国的祝福，对民族命运的牵挂，对
世界历史的怅思，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批判，都是这些立
场的直接呈现。《京都》《星空》，特别是长诗《前夜》最具代表
性。甚至农村改革、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都是激发他诗情的重
要因素，这样的“诗情”，往往关乎他对现实的清醒观察，也关
乎他的社会理想。

在朱增泉的政治抒情诗中，总有一丝忧郁和感伤若隐若
现，作为一个政治信仰明确的人，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跌宕、社
会主义事业的曲折：“莫斯科红场的黄昏/一群老布尔什维克/
默默地坐在草坪边空荡的长椅上/晒着西沉的太阳/心中围困
着整整一个时代/无法突围”（《莫斯科红场的黄昏》）。同时，也
有对历史怪圈的独特观察：“风暴卷过欧罗巴/刮倒了柏林墙/
欧洲大陆人头攒动/流亡在外的皇子皇孙/顿时忙碌起来/波
罗的海波涛翻滚”。文明有再度荒漠化的可能，历史亦会退步。
在大多数诗人小心回避的地方，他往往大胆落笔，在时代思想
出现逆流时，他反倒冷眼旁观。

最后，政治抒情诗或者说政治题材、重大题材，也未必都
诉诸于长篇巨制。从朱增泉一些轻快短小的作品中，照样可以
感受到他基于“政治观察”的某种锐利。我们来看《天涯海角》
这首短诗。自诩为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但就因为书写文明的

“砚池”太深、墨客太多而航海家、冒险家又太少，才落得贫弱
不堪，任强者宰割。

直爽的性格 坦率的主题
□殷 实


